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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家
丁
玲
（
一
九
○
四
年
至
一
九
八
六
年
）
四
歲
喪
父
，
母
親
余
曼
貞
（
一
八
七

八
至
一
九
五
三
年
）
是
一
位
受
新
文
化
熏
陶
的
舊
式
女
性
。
丈
夫
死
後
，
封
建
大
家
庭

瀕
臨
崩
潰
，
五
歲
的
丁
玲
不
得
不
隨
母
親
移
居
到
常
德
的
舅
舅
家
居
住
。
從
此
母
女
相

依
為
命
，
過
着
相
對
穩
定
的
生
活
。
她
在
一
篇
回
憶
童
年
的
文
章
中
說
：
﹁在
那
時
，

唯
一
來
慰
藉
我
的
，
便
是
母
親
講
的
故
事
。
在
燈
底
下
，
我
睡
在
母
親
旁
邊
，
表
姊
們

也
鑽
到
她
的
身
旁
，
她
娓
娓
不
倦
地
把
一
些
水
簾
洞
、
托
塔
天
王
的
故
事
深
深
地
放
到

我
們
的
腦
海
中
，
那
些
情
景
，
我
現
在
想
起
來
還
如
在
目
前
。
﹂
在
丁
玲
七
歲
時
，
母

親
結
交
了
後
來
成
為
著
名
革
命
家
的
向
警
予
，
思
想
逐
漸
趨
於
民
主
和
革
命
化
。
九
歲

時
母
親
從
長
沙
第
一
女
子
師
範
學
校
畢
業
去
桃
源
縣
任
教
，
丁
玲
也
隨
母
親
入
桃
源
縣

小
學
讀
書
。
這
期
間
母
親
常
給
她
講
述
西
方
著
名
婦
女
活
動
家
羅
蘭
夫
人
等
的
革
命
故

事
。
同
時
丁
玲
開
始
接
觸
西
方
文
學
，
如
林
琴
南
翻
譯
的
《
塊
肉
餘
生
記
》
、
《
撒
克

遜
劫
後
英
雄
略
》
等
，
都
是
她
喜
歡
的
作
品
。

丁
玲
為
自
己
的
母
親
創
作
的
一
部
長
篇
自
傳
體
小
說
《
母
親
》
，
女
主
人
公
于
曼

貞
的
原
型
是
丁
玲
的
母
親
余
曼
貞
。
小
說
的
基
本
情
節
取
自
丁
玲
母
親
的
生
活
經
歷
。

女
主
人
公
從
一
個
善
良
賢
惠
、
﹁從
不
管
閒
事
﹂
的
少
奶
奶
，
到
因
丈
夫
早
逝
，
家
境

衰
落
，
帶
着
一
雙
兒
女
，
背
着
一
身
債
，
在
世
態
炎
涼
境
遇
中
奮

起
，
自
立
自
強
，
終
於
轉
變
為
一
個
自
食
其
力
的
知
識
分
子
的
人

生
經
歷
，
啟
示
我
們
，
尤
其
是
女
性
，
面
對
生
活
，
只
有
以
主
體

的
姿
態
，
挖
掘
自
我
生
命
的
潛
力
，
扼
住
命
運
的
咽
喉
，
才
能
實

現
自
己
人
生
命
運
的
轉
換
。

千
百
年
來
的
封
建
和
男
權
統
治
，
將
女
性
禁
錮
在
家
中
，
壓

抑
在
底
層
，
將
她
們
變
成
弱
不
禁
風
，
行
不
方
便
的
寄
生
蟲
、
可

憐
者
。
于
曼
貞
無
疑
也
是
這
千
千
萬
萬
中
的
一
個
，
她
從
小
纏
足

，
又
因
﹁父
母
之
命
，
媒
妁
之
言
﹂
糊
裡
糊
塗
地
成
了
百
事
不
管

的
少
奶
奶
，
做
了
兩
個
孩
子
的
母
親
。
被
人
安
排
的
生
活
，
完
全

由
他
人
主
宰
的
命
運
使
她
變
成
了
被
動
生
活
的
弱
者
，
她
肩
不
能

挑
，
手
不
能
提
，
對
自
己
的
生
活
一
片
茫
然

。
然
而
丈
夫
的
早
夭
，
來
自
家
族
內
部
的
傾

軋
，
將
她
置
於
人
生
命
運
的
轉
折
時
刻
，
生

之
艱
難
和
家
庭
責
任
的
問
題
擺
在
她
的
面
前

。
現
實
的
壓
迫
，
切
斷
了
她
寄
生
的
生
活
道

路
，
使
她
不
能
也
﹁不
願
再
依
照
原
來
那
種

方
式
做
人
了
﹂
，
她
﹁要
替
自
己
開
闢
出
一

條
路
來
，
她
要
不
顧
一
切
的
譏
笑
和
反
對
，
她
不
願
再
受
人
管
轄

，
而
要
自
己
處
理
自
己
的
生
活
了
﹂
。
她
從
現
實
開
始
，
選
擇
了

自
己
對
生
命
和
責
任
的
承
當
，
進
行
了
艱
難
然
而
又
是
充
滿
希
望

的
蛻
變
。
作
品
通
過
于
曼
貞
的
思
想
轉
變
和
生
活
道
路
，
展
示
了

封
建
家
庭
內
部
的
衰
落
與
分
化
，
反
映
了
辛
亥
革
命
的
時
代
浪

花
。

丁
玲
創
作
的
長
篇
小
說
《
母
親
》
，
一
九
三
三
年
八
月
由
上

海
良
友
圖
書
公
司
初
版
，
同
年
十
月
再
版
，
一
九
四
七
年
一
月
上

海
作
家
書
屋
出
版
新
一
版
。
上
海
良
友
圖
書
公
司
在
初
版
《
母
親

》
時
，
在
書
前
寫
了
一
篇
《
編
者
言
》
，
介
紹
了
這
部
書
的
寫
作

計
劃
。
《
編
者
言
》
中
說
：
﹁照
作
者
預
定
計
劃
，
這
部
書
的
篇

幅
，
大
約
有
三
、
四
十
萬
字
，
從
她
母
親
的
時
代
寫
到
作
者
在
自
己
。
因
為
篇
幅
的
關

係
，
作
者
便
變
更
了
原
定
的
計
劃
，
把
這
部
長
篇
分
成
三
部
曲
。
第
一
部
寫
革
命
時
代

，
因
為
故
事
以
作
者
的
母
親
為
中
心
，
便
用
《
母
親
》
作
書
名
；
以
後
第
二
部
、
第
三

部
都
用
別
一
個
書
名
。
故
事
雖
然
聯
繫
着
，
但
每
部
書
的
本
身
，
都
是
可
以
充
分
獨
立

的
。
﹂
這
就
是
說
，
丁
玲
原
計
劃
創
作
三
部
曲
，
但
只
寫
了
一
部
。

一
九
三
三
年
九
月
一
日
上
海
《
文
學
》
雜
誌
第
一
卷
第
三
期
，
茅
盾
發
表
的
《
丁

玲
的
〈
母
親
〉
》
一
文
，
說
：
﹁《
母
親
》
的
獨
特
的
異
彩
便
是
表
現
了
﹃前
一
代
女

性
﹄
怎
樣
艱
苦
地
在
﹃寂
寞
中
掙
扎
﹄
！
也
許
將
來
還
有
作
品
把
這
樣
﹃前
一
代
女
性

﹄
的
掙
扎
為
題
材
，
而
且
比
《
母
親
》
寫
得
更
好
；
但
在
現
今
，
我
們
不
能
不
把
這
部

《
母
親
》
作
為
﹃前
一
代
女
性
﹄
怎
樣
從
封
建
勢
力
的
重
壓
下
掙
扎
出
來
，
怎
樣
憧
憬

着
光
明
的
未
來
，
—
—
這
一
串
酸
辛
的
然
而
壯
烈
的
故
事
的
﹃紀
念
碑
﹄
看
了
。﹂

一
九
八
○
年
北
京
人
民
文
學
出
版
社
再
版
過
《
母
親
》
，
在
一
九
八
三
年
湖
南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
的
《
丁
玲
文
集
》
（
六
卷
本
）
、
二
○
○
一
年
河
北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的
《
丁
玲
全
集
》
（
十
二
卷
本
）
、
二
○
○
二
年
浙
江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
的
《
丁
玲
小

說
》
中
，
分
別
收
錄
了
《
母
親
》
。

南朝宋明帝劉彧
在位期間將前廢帝的
弟弟們和自己的兄弟
們絞殺殆盡，只有他
的十八弟、桂陽王劉
休範倖免於難。心狠

手辣的劉彧之所以放休範一馬，是因為休
範 「素凡訥，少知解，不為諸兄齒遇。」
（《南史．宋宗室及諸王下》）換句話說
，劉休範既平庸無能，又無群眾基礎，對
皇權構不成任何威脅，在劉彧看來，他就
算活上一百歲也翻不起大浪來。可正是這
個被劉彧當成大笨蛋的劉休範，卻在新皇
繼位後不久便鬧出了大的動靜。他覺得繼
位的是個乳臭未乾的小皇上，而自己是皇
室宗戚中碩果僅存的老大，最為尊貴，應
該擔起宰輔之責，可實際上自己卻被排除
在輔政大臣之外。 「怨憤彌結」之下，休
範 「招引勇士，繕修器械」，於元徽二年
（公元四七四年）五月舉兵反叛。

不過，笨蛋畢竟是笨蛋，不會因為想
當皇帝便忽然變成聰明鬼。儘管造反的聲
勢震天動地，可剛過了一個星期，劉休範
就中了對手的詐降計，在自己的軍中稀裡
糊塗地被詐降的屯騎校尉黃回和越騎校尉
張敬兒砍了腦袋，叛亂也很快就被平復。
老子在其《道德經》中說： 「堅強者死之
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強則滅，木強
則折。強大處下，柔弱處上。」實在是至
理名言。劉休範本屬柔弱之類，因柔弱而
不被宋明帝所忌憚，因而得以倖存。當柔
弱的劉休範忽然改變對自己的評價，試圖
作為堅強者而立足於世的時候，生存的根
基動搖了，逞強的結果必然是自取滅亡。
同樣的道理，我們還可以從 「謝公屐」中
體會得出。 「謝公屐」是劉宋著名山水詩

人謝靈運常穿的一種特製木底鞋。
《宋書．謝靈運傳》中說他熱衷於賞覽丘壑之美，爬

山時總喜歡穿這種木底鞋， 「上山則去前齒，下山去其後
齒」，十分方便，如履平地。宋代高僧智圓曾仿製、試穿
過 「謝公屐」，並從中悟出深刻的哲理。他在《評謝屐》
一文中說，足蹬謝公屐， 「在危能安，履險如夷，無他也
，損有餘補不足也。」並進而認為這一道理具有普適性，
無論是修身做人，還是齊家治國，如果違背這一道理，都
會發生傾危。他說： 「所以傾危者，由減不足以奉有餘耳
。此猶不率謝公之制，而納常人之屐，乘陵陟岡者，必有
蹉跌顛墜之患矣。」不過，發明了 「謝公屐」的謝靈運本
人則顯然不明白這個道理。謝靈運是士族名門之後，自幼
「博覽群書，文章之美，江左莫逮」，日常生活也十分奢

靡、時尚。史稱其 「性豪侈，車服鮮麗，衣裳器物，多改
舊制，世共宗之，咸稱謝康樂也。」不過，作為文學青年
和風流名士，他的經世致用的本領卻不見得高明，且 「為
性褊激，多愆禮度」，因此朝廷一直 「以文義處之，不以
應實相許。」本來，這是他立足於世的恰當定位，但他卻
自視甚高，認為憑着自己的才能 「宜參權要」，由於得不
到朝廷重用，便 「常懷憤憤」， 「構扇異同，非毀執政」
，擺出一副持不同政見者的模樣來，由此屢遭貶職、
免官。

為此，謝靈運鬱鬱不得志， 「肆意遊遨」， 「縱放為
娛」，不理政務，還與一幫文友 「以文章賞會，共為山澤
之遊」，常常是前呼後擁，以至於驚動地方，擾民不已，
被地方官員深惡痛絕。在臨川內史任上，他的荒誕行為受
到朝廷的問責，有關部門要將其收捕審判，他索性 「興兵
叛逸，遂有逆志」，被捕後被免官並發配廣州，後因被人
誣告謀反而被棄市。謝靈運寫山水詩是把好手，玩前衛藝
術引領時尚潮流更是不在話下。這是他 「有餘」的方面。
而無論是在永嘉太守、秘書監，還是侍中、臨川內史任上
，他都沒能表現出任何勤於職事、精於治理、為官一任、
造福一方的才能來。這又是他 「不足」的一面。

本來，他的人生有兩種選擇，一是揚長避短，在文學
創作領域厚積薄發，成就一番事業；二是勇於自省，在自
己有所期待卻並無特長和才能的仕宦之途上，積小流而成
江海、積硅步而致千里。這正是他的 「謝公屐」中所蘊含
的人生哲理。不過，他並沒有體會到這一點，反而選擇了
「損不足而補有餘」的第三條路，非但在其本就欠缺才幹

的仕途上無所用心，而且將仕途當成他炫耀名士風流的秀
場。從劉休範和謝靈運的人生道路中，可以得出一個啟示
：一個人，無論智力超群還是資質平庸，都需要清醒地認
識自我，並做出適合自己的人生選擇；如果缺乏自知之明
，偏偏要做出 「損不足而補有餘」的人生選擇，那麼他離
劉休範和謝靈運的悲劇人生也就不遠了。

不知從何時起，我喜歡上
文字漫溢而出的唯美情感，它
總能深久地打動我敏感的內心
。所有的無奈糾結，都像霧嵐
後面的密林般隱藏在白紙黑字
之間；而那些圖片總讓人心生

隱痛，我迷戀那種被倏然觸動的感覺——如果圖片
再配有簡潔雋永的文字，我更加喜歡得一塌糊塗。
感傷讓人痛和累，但我深陷其間。我把愛情設置為
暗沉的藍，所以，我要注定孤獨？

有人說：你的淚忍不住要流出來時，千萬別眨
眼，那樣，你就可以見證世界由清晰到模糊的全程
，而心也在落淚的剎那變得明澈。但心依然執著地
搏動……一生中，遇見一個懂得用心愛你或值得你
用心去愛的人，是幸福的。愛久了，成了一種習慣
；痛久了，成了一道傷痕；恨久了，成了一種負擔
。我們真正擁有時往往不明白是不是最好，因而也
不會懂得珍惜。也許，有時等待比擁有更趨於完美
。愛情不是奇遇，只是我們有幸在奇遇中邂逅了愛
情。世上倘若真有注定，那麼最終相愛的兩人，他
們相遇之前，彼此的每一步都會朝向對方走去，不
偏不倚。相信冥冥之中早有注定，如果愛情只停留
在曾經，那它只屬於時間。如果愛情停留在生命裡
，它就會成為永恆，甚至超越永遠。或許，我們都
想忘記一些東西，比如傷痕，比如心動。但眼睛不
會，紛飛的淚水伴隨時間，不會消融。

世間的得失永遠五五對開。錯過了不值得嘆息
，誰的一生不曾失去？重新找回失去的東西，或許
你真能挽回些許安慰，但你再見的絕不是曾經失去
的。太多在乎的事情總在意料之外，我們力不從心
。人生太多的不確定，在時光面前，生命、情感
……不堪一擊。於是英雄末路，於是曲終人散。有
些情感，過去了也就變了，我們也都面目全非，回
不去了，再苦苦找尋，剩下的不過徒添遺憾。不能
成功沒有關係，看不到希望也沒有關係，但是你相
信有希望嗎？你相信一切都會好嗎？回頭我們都該
心懷感激，不管得到的是什麼，至少我們經歷過。
難忘的人，做過的夢，有過的期待，走過的路，自
以為該珍惜的，現在又如何？是不是世上的事本就

經不起時光的蹉跎？曾以為自己會為一個人難過很久，曾以為自
己會真的放不下，那麼現在又如何呢？原來開始新的日子學會忘
記，就那麼簡單。我們還是長大了，不是嗎？還是學會好好活着
，不是嗎？還是一步步走下來了，不是嗎？有一個詞叫曾經，不
是嗎？

人往往要付出代價才明白：只需要多那麼點勇氣，就不會有
後來的遺憾。無法釋懷，歲月塵封，一生的錯過，只有回憶尚留
溫馨和痛楚。然而人不能沉迷於回憶，於是我們學會了將往事不
斷存盤，將痛苦刪去，把美好的東西複製心間。讓那些錯過的痛
，獨佔了心底最隱秘的花園，除了自己，無人涉足。

以前的我喜歡仰望漆黑的夜空，覺得夜能帶給我喜悅和歡樂
。我喜歡蒼茫夜色裡潛伏的孤獨和憂傷。白天的我永遠都是笑容
燦爛。我不想別人知道我的憂傷，不想別人為我擔心。金牛座的
我靜思時不喜歡被人打擾。只是，無論黑夜多麼的悠長，但白晝
總會悄然而來。

雨不停，街頭人跡寥落。和最好的朋友都喜歡雨天，索性冒
雨相約網吧。我打開QQ瀏覽，關心的留言紛至沓來。身邊的朋
友自顧不暇，字都快打爆了。我停下來，靜靜地注視着窗外的雨
，那些晶瑩的雨線像眼淚一般肆意橫流，擋也擋不住。我發着呆
，面對人生，我不知是要慢慢走，還是要急速前行。因為家人和
朋友，因為流言，我像迷茫的小鳥留在樹上，雖天高雲淡，卻去
意徘徊。想着往事看雨，原來也是一種享受啊！我發現那些開心
或傷心的過去像雨花一樣綻放在眼前，倏然而逝。我突然堅信：
其實我也喜歡微笑，其實我也非常開心，其實我並沒有錯過
幸福。

日前，應朋友相邀，到
他的府第小聚。許是應時間
匆忙，來不及準備，朋友在
事先特意向我打招呼，說是
將就一頓，要我海涵。我聽
罷，當即便回敬他，要麼就

改日，待時間充裕了，好好籌措，但卻是決不允
許將就的。

自然，這也是平時與朋友處得慣了，我才得
如此直率，也不乏玩笑的成分。但，吾以為，正
如生命中的每一天、每一刻都是重要的，每一天
的每一頓飯同樣也都是重要的，是將就不得的。

然而，現實的情景卻是——

一大早上班，不少人為趕時間，便將就着在
路邊的小吃攤上買點早點來吃，或索性拿在手上
，行色匆匆，邊吃邊走，儼然成了每天這一時段
的風景。

平日裡，凡有重要的家庭成員（譬如平時寄
宿在學校唯周末才回家的兒女）沒有到齊，或是
就只一人在家的時候，不少人便將就開了，多是
吃的剩飯。

於是，每到晚上，或是每個周末的晚上，中
國人的這一頓飯便總是異常的豐盛。只忙得主婦
們熱火朝天，只吃得家人們腸肥腦滿。

對此，我從來都是不以為然的。
就以早飯為例，從科學的角度，所謂早飯要

吃飽、吃好，是絕不能將就的。為此，不論寒暑
，我每天必早早起床，精心地炮製。為了做到乾
稀搭配，除了各式的米粥外，還必兼有煮雞蛋、
點心等。

至於以上所說的，遇到凡有重要的家庭成員
沒有到齊，或是就只一人在家的情況，我也是從
不將就的。我照樣會樂此不疲地燒出幾樣可口的
菜餚來，且葷素搭配，色味俱佳。

生命無常，歲月不居。人生的許多事情，都
是在將就中而變糟的——因將就而倦怠，因將就
而錯過。回首驚看，倦怠就會喪失志趣，錯過就
會永遠失去，要說，人就這麼一輩子，真是何苦
來哉！

在上海圖書館一個窒悶的下午
，打到這一卷沒什麼不同的膠片，
看到 「蘇青」的名字跳出來，先是
真的沒想到，她竟然混跡在這麼一
夥專寫艷情和獵奇小說的人裡面。
本來要看另一個人的作品，這一下

所有的注意力都被她吸引過來了。直覺很有可能並非出
自她手，因為她有名，頂這個名字發表，那刊物上也淨
是似是而非的各種名號。劈裡啪啦地在電腦上打了一段
便可以相信了，絕對不是冒名。

這些年在圖書館擺弄過數不清的膠片，一邊打着那
些昏黃的字迹，一邊雙睫盈着淚一個字一個字地跟着揪
心，這也還是頭一次。為的那文裡文外的命運，寫了她
自己，用自己寫了她。小說寫的是一個離婚女人帶着一
個八歲的女兒，同一個怨婦式的女傭。女人碰到變了心
又不負責任的丈夫，一切的生命都繫在這唯一的小親人
身上，一旦女兒患上了要命的傳染病，危在旦夕，她放
下自尊向勢利的親戚求助，向醫院的醫生和工友磕頭，
在悄無人迹的夜裡趕路，心想如果有個男人在身邊該不
會這樣怕。她去找她的情人籌措醫藥費，不料正碰上他
那憔悴的小腳太太，親眼目睹曾經信誓旦旦的男人如何
拋下她上了太太的車揚長而去，可她什麼都不是，連小
老婆也不是，她原本就沒權利要求他做什麼，心都碎了。

這也不是怎樣經典的作品，文字也不漂亮，可是蘇

青就有這本事把故事講得平平板板，又坎坎坷坷。從前
在一張小報上看過她連載的一篇小說，寫的也是一個失
婚女人委身於一個粗鄙的軍官，總在幻想着能有一位理
想中的戀人出現，蕩滌了她半生所有的苦鬱和風塵，但
那總不過是一個夢，永遠不會照進現實。聯想到她那部
語無倫次的《續結婚十年》，有人看到某些確鑿的證據
，有人看到她混亂的私生活，再看這些紙短情長的文字
，蘇青在那一段表面風光的女強人時期中，究竟真正需
要些什麼，不是一目瞭然嗎。

那段時間離婚成風潮，蘇青就曾在文章中奉勸從未
謀面的另一位女作家張宛青，男人想要變心時是真的郎
心似鐵，即使為之賠上自己也是無濟於事。影星丁芝專
門寫了部小說敘述自己從結婚到離婚的曲折過程。潘柳
黛的經歷更是經由小報的傳播人盡皆知，有則花邊新聞
說她 「錯失李延齡」，其實照《退職夫人自傳》看，也
沒法說這結果純是出於偶然。與文字為朋的女人們都怎
麼了，還是文字本與男人為敵？

我還有一次流淚的經歷是在公交車上，等紅燈的片
刻，旁邊正有一輛大卡車停着，看得清楚一個男人開車
，一個女人坐在副駕駛位置上，膝頭放着一個幼小的女
孩。女孩把手中的棒棒糖放在口中愉快地含着，車剛停
下來，她就掙扎着把棒棒糖伸到男人的口中，然後又給
女人，兩個大人都愉快地接受了。那小小的車裡充滿了
無聲的歡笑，我聽不到聲音，卻看得活色生香，比電影

還生動。破舊的運輸車，鄉土味的一家子，髒兮兮的糖
，然而誰又能過到這樣的生活，我問了自己好多遍，始
終沒這自信。

夜裡去看病的經歷我也有過一次，忘了是讀小學幾
年級，期末考試的前一晚，發高燒，母親帶我到最近的
醫院打針，肺部感染了，我已經燒得稀裡糊塗，只機械
地跟着她到處走，驗血，拍片子，快要癱倒了。恐怖的
還在後面，急診醫生正給我看着胸透片，忽然被急切地
叫出去，亂成一團。我一下子就清醒了，自己也緊張起
來，其實也意識到絕對不是因為自己有什麼事。後來知
道是一個女孩子跳海河被救了送到這裡。半夜十一二點
吧，她濕漉漉地被抬進來，頭髮垂在擔架沿上，一動不
動。我簡直嚇死了，越是害怕越是睜大了眼睛拚命地看
。那女孩一會兒就被救過來了，一個老護士坐在床邊不
住地問她問題，怪饒舌的，而且強勢，形同審判。我想
她一定以為自己不會再睜眼看世界的，剛回到這裡該有
多麼沮喪啊，讓她先適應一下好不好。也許自殺不可怕
，怕在被救過來，好像有萬人對不起的窘。第二天我還
去考試了，成績還不錯，彷彿母親跟着大病了一回。

隔得那麼久了，那該是我迄今為止最後一次打針。
以前每次都是鬼哭狼嚎的，那一次那麼乖還真是看在母
親那麼焦急的份上。現在想來，她當時拖着我步行在冬
夜裡，大步流星地去掛急診，是什麼樣的心情啊。

蘇青小說中的母親，千辛萬苦把孩子送進隔離病院
，一個人空空蕩蕩地走出來，也想到這可能，孩子從此
不會再回來，那麼她自己，將有怎樣的前景。還好，不
久孩子就平安地出院了，再灰暗的生活也還要一如既往
地延伸下去。蘇青後來終老上海，臨終託人複印《結婚
十年》來看。她必定忘了這一篇，我可要替她記着。
（更正：昨日刊出圖片《深圳大運會主館場》，作者應
為劉羽潔，合更正——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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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要

吳
燁
煒

士林官邸 余倩淞

我
沒
有
錯
過
幸
福

向
明
偉

二〇一一年八月二十一日 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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